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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最难的隧道工程，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姻本报记者陈彬实习生金梦婷

2025年底，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谭
忠盛回到了天山胜利隧道现场。

时值寒冬，在海拔 3000多米的天
山腹地，朔风呼啸，气温降至零下十几
摄氏度。但与严寒形成鲜明对比的，却
是隧道内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高
速公路上车辆排起的长龙蜿蜒至服务
区，车窗探出的手机镜头追着隧道口
及“天山·色彩”为主题的景观带不停晃
动，在隧道洞口人们争先打卡留影……

那一天，是天山隧道通车的第 4
天。为了眼前这条滚滚车流驶入的隧
道，谭忠盛带领科研团队在这片严寒之
地奋战了多年。

天山深处的科研鏖战

作为目前全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
道，天山胜利隧道全长 22.13公里。该
隧道首次用高速公路直接打通了天山
屏障，使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由 7
小时缩短至 3.5小时。

谭忠盛与天山胜利隧道的结缘始
于 2018年前后。彼时，这条隧道还处于
策划筹备阶段，但其复杂的地质环境和
超长隧道施工难度，已经令所有人咋
舌。“天山胜利隧道建设是业界公认的
世界级难题。”谭忠盛介绍说，该隧道
要穿越 16条地质断裂带，施工极易发
生围岩塌方、突泥涌水及卡机事故。

此外，该隧道最大埋深超过 1100
米，也就是说从地面到隧道的垂直距离
有 360多层楼高，而“埋深越大，岩爆、
软岩大变形、高地温、高压涌水等问题
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天山胜利隧道共有三条，两侧为两
条行车主隧道，中间为一条服务隧道。行
车主隧道采用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服务
隧道则采用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
（TBM）法超前施工。谭忠盛带领科研团
队要做的是，立足特殊复杂地质条件开
展 TBM智能高效掘进及防卡机技术、
TBM隧道围岩分级及支护体系研究。
“要实现 TBM的智能掘进，首先需

要对掌子面前方的围岩进行智能感知识
别，了解围岩级别、强度及完整性，为掘
进参数决策提供依据。”谭忠盛说。

对于围岩分级，已有的 TBM隧道
采用的围岩分级标准来自矿山法隧道，
无法满足 TBM 全断面快速掘进的需
求，导致有些地段支护不足，有些地段
过度支护。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另起炉
灶，重新制定一套专属于 TBM隧道的
围岩分级标准。

谭忠盛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天山
深处的施工现场，而这一扎就是数年。

在天山深处的隧道里，伴随着机械
的轰鸣、渗着水的岩壁、弥漫的粉尘和
寒冷的环境，谭忠盛带领团队针对
TBM的智能掘进问题，自主研发了智
能掘进系统，使原来依靠人工经验的推
进变成了有数据支撑的智能掘进，掘进
效率提升了 10%~15%，刀具磨损减少
了超 10%。天山胜利隧道最终仅用 52
个月就提前实现主体贯通。

除了智能掘进成果外，一套基于
“可掘性、稳定性”双指标的 TBM隧道
围岩分级方法在他们手中诞生。这不
仅给出了各分级适应的支护方案和参
数，还为 TBM掘进提供了成本及效率
估算依据，也给同类隧道工程提供了
全新的解决方案。

看着汽车穿过隧道，用 20分钟跨
越曾需数小时翻越的天山天险，谭忠盛
站在隧道口，眼里满是欣慰。

“终于派上了用场”

天山胜利隧道的攻关固然艰难，但
在谭忠盛几十年与隧道相伴的日子里，

这样难度的攻关却并不少见。可以说，
国内很多高难度隧道的施工现场，都有
他的身影。

1999年，谭忠盛来到北京交通大
学，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做博士
后。正是和王梦恕朝夕相伴的那段时
间，让谭忠盛对自己的科研道路有了新
的理解。
“求学时，我其实是侧重理论研究

的，但王院士却是一个十足的‘实践
派’。”谭忠盛说，那时正值我国公路、
铁路建设大发展，各地隧道施工不断，
王梦恕不停地“跑现场”，谭忠盛便一
直“跟着跑”。

正是在施工现场的耳濡目染，让他
渐渐体会到了实践的重要性。
“在施工现场的艰辛自不必说，遇

到危险也不是稀罕事，但如果你能在现
场解决一两个问题，那种自豪感和成就
感是在实验室根本体会不到的。”谭忠
盛笑着说，“自己所学的知识终于派上
了用场。”
“纸面上的公式再完美，模型再精

准，如果不能落地到真实的工程里，不
能解决隧道建设的实际难题，那不过
是精致的‘纸上谈兵’。”在现场待久了，
谭忠盛愈发认可这个结论。

2001 年，青藏高原成了谭忠盛走
出实验室的重要起点。彼时，青藏铁
路风火山隧道开始施工，隧道海拔达
4905 米，覆盖层最薄处仅有 8 米，零
下 40℃的严寒里，多年冻土成了最大
的难题。国外专家直言这条隧道“不
可能建成”。

刚刚博士后出站的谭忠盛主动请
缨，扎进了这片“生命禁区”，带领团队
从多年冻土性能参数测试开始，每天
钻进还没支护的隧道掌子面。为了埋
设测试元器件，他们在隧道里夜以继
日工作，饿了就啃冻硬的馒头，监测仪
的屏幕在昏暗的隧道里亮着，像一盏小
小的灯。

最终，团队凭借创新提出的“多年
冻土隧道信息化施工技术”，成功解决
了多年冻土隧道施工难题。这项在青
藏高原获得的成果，获得了 2005年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从那以后，谭忠盛便成了工程现
场的“常客”，广州地铁越三区间复合
地层盾构掘进难题、郑西高铁大断面
黄土隧道变形控制难题、关角隧道高
压富水断层突水防治难题、厦门翔安
海底隧道突泥突水防控难题……20
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最
难建的隧道工程现场，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技术难关。

科研不是“照方抓药”

除了自己深耕隧道攻坚一线外，作
为老师，谭忠盛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
职工作”。从教以来，他已经培养了近
百名硕博士研究生，他们中 70%以上投
身国家重大工程，不少人已成长为设计
施工一线的技术骨干。

谭忠盛的育人秘诀是什么？答案就
藏在他常说的这句话里：“实验室里的模
型再精准，也需要现场实践检验。”
“科研不是‘照方抓药’，而是要能

够根据现场情况独立思考。”在天山胜
利隧道建设期间，谭忠盛对学生的现场
实践要求更是严格———博士生必须在
现场驻点半年以上，硕士生需多次参与
现场试验。

2023年暑假，博士生李林峰在天
山胜利隧道负责支护结构应力监测，
为赶在 TBM 检修窗口期安装传感
器，他与团队成员在昏暗潮湿的隧道
里通宵工作，衣服被渗水打湿又被体
温烘干。博士生雷可、李庆楼承担
TBM智能掘进的数据采集工作，常常
在刺耳的掘进噪声中，在狭窄的隧道
里执行任务。
“隧道专业是半经验半科学学科，

好多理论无法直接应用于现场实际。”
学生们说，他们在现场会向施工方的工
人、技术员请教，这些实际经验都是书
本上学不到的。

不过，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难
题，他们还是会找谭老师，因为“谭老
师总能很快找到关键点，给我们提供
解决思路”。
在学生眼里，谭忠盛是一个“精力

比年轻人还旺盛”的“空中飞人”。年逾
六旬的他，还能连轴转地跑工地，爬上
爬下。上午在新疆天山开项目会，下午
在飞机上给学生改论文，晚上还能在实
验室开组会。

在天山胜利隧道里，每当遇到
TBM卡机险情，谭忠盛总是及时赶到
现场，和施工人员一起制定处置方案。
“再复杂的问题、再紧急的关头，只要谭
老师出现，大家就放心了。”团队核心
成员、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副教授周振梁说。

如今的谭忠盛，依旧保持着每年将
近一半时间出差的节奏，依然是哪里有
最难的工程，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说：
“每次看到隧道贯通的场景，就觉得所
有的付出都值得。”

看“圈”

日前，东北林业大学举行中国
科学院院士马克平聘任仪式。

马克平于 1987年和 1991年在
东北林业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2021年任东北林业大学东北亚生物
多样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2023年全职担任东北林业大学东北
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主任。

马克平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生态系统修复创新研究，具体包
括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恢复机理、保
护对策三个方向。

马克平

受聘东北林业大学
井贤栋

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 1994届本
科校友、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携夫
人向母校捐赠价值 1.3 亿元的现金
和蚂蚁集团股份。

这笔捐赠将全部注入上海交通
大学设立的“AI未来基石基金”，支
持校级人工智能战略的发展，包括引
进顶尖学者、培养 AI人才以及推进
各类 AI+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2025 年 7 月，井贤栋曾捐赠
1000万元发起“AI未来基金”，支持
青年学者与师生科创转化。

周鸿祎

向西安交通大学捐赠

近日，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周鸿祎向母校西安交通大学捐赠 1
亿元，用于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

周鸿祎于 1992 年和 1995 年
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
位。2026年是西安交通大学建校
130周年暨西迁 70周年。在捐赠代
表发言环节，周鸿祎表示，做技术的
人心里要装着国家，做企业的人肩
上要扛着责任。他勉励更多学子投
身网络安全领域，共同守护国家数
字安全。

栏目主持：雨田

刘鼎

谭忠盛在港珠澳大桥拱北隧道调研。 受访者供图

问：没有文章的博士有什么出路？
答：那些求偶失败的动物，可能也

产生了后代。这才是主流。
问：在哈佛做学术真的很不一样吗？
答：是个信息差问题。哈佛的学生

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他们身处信息的
中心，第一时间享受红利。

问：你如何能探求世界本质？
答：简单说，世界是大脑的影像。

世界可以不存在。
……
仅看这些，你会不会感叹回答者

的“脑洞”？在社交媒体上，他的账号下
面有 1300多条留言，网友们问出了各
种各样的“奇怪”问题。

负责解答这些问题的是西湖大
学特聘研究员刘鼎。2025年，他结束
了在美国哈佛大学历时 9 年的博士
后工作，回国组建社交神经网络实验
室。在招生海报上，他列举了 13条
实验室理念：“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热爱生活，会玩能折腾”“巧干创意，
与众不同”……

具体到科研工作，刘鼎希望创造
“去中心化”的模式，让更多人参与科
研，他特别招募了 14位宠物主人带着
蜜袋鼯参与课题研究。

一切都揭示着，这是一位打破了
传统形象的导师，是一位不按常理出
牌的研究者。

翻开刘鼎的履历，许多人的目光会
停留在他的博士后时期。

这是属于他的“高光时刻”。他系
统描述了社交隔离之后的“社交反弹”
行为，发现了下丘脑控制社交稳态的
神经元环路，并探索了触觉输入对缓
解孤独的显著贡献。这项研究发表在
《自然》上。

如果再留心一下刘鼎博士后的工
作年限，不少人会瞪大了双眼：“9年！”
这是通常博士后时长的两三倍，是一个
常人难以坚持下来的年限。

这与刘鼎博士后导师的学术风格
密切相关。导师偏爱“憋个大招儿”，博
士生、博士后需要完成从课题探索到论
文发表的全过程，学习和工作年限被迫
拉长，几乎都要 6到 9年才能完成。

幸好，刘鼎是个“快乐小狗”———

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16
型人格中的 ENFP人格。这类人乐观外
向、相信直觉、富有想象力。

这表现在，对于诸如飞机晚点这类
事件，刘鼎非常松弛：“晚了一个小时，
我就有了一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正
好干点平时干不了的事情。”
“我是体验派，我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在体验世界。”刘鼎说。在哈佛的 9
年时间里，他游历古文明、徒步爬山、参
加合唱团、跟不同的人聊天……生活非
常丰富。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时间上
的“浪费”：如果把时间都攒下来，或许
可以快点推进研究，早点完成课题。但
刘鼎不这么认为，他选择“享受过程”。

刘鼎用另一种叙事模式讲述了爱
迪生的故事：“爱迪生试了 1000多次灯
芯材料，不是被打击了 1000多次，也可
能是‘爽’了 1000多次。尝试本身可以
是有趣味的，他每找到一种新的材料可
能都很开心。”

刘鼎希望用更大的视角来看待科
研工作。“科学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途
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不需要
那么急迫地孤注一掷。如果说科研是为
了造福未来的人们，那我现在就可以做
些什么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变得开心。”

当紧张、焦虑、对“快”的追求成为当
下科研圈的一种情绪，当身处科研圈的每
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它裹挟，刘鼎的思
考或许可以抚慰其中努力挣扎的心灵。
“我经常跟学生说，想象自己是一

只动物。给豹子颁一个奖，它不会开心，
这不是它观念里的事物。但给它一顿好
吃的，它立刻就会开心。当你不知道该
怎么办的时候，就先用原始的方式去满
足自己原始的需求。”刘鼎说。

“我是体验派，也是‘快乐小狗’”

与其说刘鼎选择了脑科学研究，不
如说他是遵循内心的指引被脑科学所
吸引。

刘鼎从小就是个无法忍耐无聊的
人。他小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没意思”，总要寻找一些新奇的、有趣
的事情做。

与此同时，他在童年时期又比较胆
小。恰恰由于胆小，他总是要确认周围
环境的安全性，进行一种近乎本能的对
外界的探索。
这种探索延续到具体科目上，便成

了对物理的偏爱。物理是刘鼎中学阶段
最喜欢的科目。然而，高考的失利让他
阴差阳错地读了生物，后来又逐渐向生
物和物理的交叉学科靠拢，开启了对脑
科学的探索。
带着这样的视角，刘鼎喜欢分析自

己的大脑，分析决策背后的逻辑，并得
出一个结论：生命力指引着自己走上了
科研这条路。
“生命力是第一性原则。我本身对

科研有热情，不需要逼着自己产生好奇
心、逼着自己问问题，接下来的努力顺
理成章。”刘鼎说。出于这样的考虑，他

在实验室的招新海报上提出了“生命
力、好奇心、烟火气”的口号。

作为社交神经网络实验室的负责
人，刘鼎对于社交神经机制的探索兴
趣，始于博士后的第一年。

最初他发现，小鼠被隔离一段时间
后，会“报复性地”进行社交。这种“社交
反弹”引起了他的注意。从小鼠行为上
来看，大脑似乎内置了一个“计时器”，
当孤独久了，就渴望社交，当社交多了，
又倾向独处。

这和人类何其相似。“疫情后我
们的第一次线下学术会议，大家都特
别热情，就像两条狗在街上遇到了一
样。”刘鼎说。

最终，通过种种技术手段，他们找
到了这一行为的神经机制，在下丘脑中
锁定了两群调节社交需求的神经元，并
进一步发现它们与大脑其他区域建立
了广泛的连接，用来调节“社交渴望”与
“社交满足”。

这一发现也表明，大脑对社交需求
的调控机制，和饥饿、口渴等生理需求
的调控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是一
种演化过程中重要行为动机的“趋同神

经设计”。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情

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并不是基本
需求，而是一种高层次需求。“但我们
的研究揭示，社交需求可能也是人的
基本需求之一。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社交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会危
害健康。”刘鼎说。

人类渴望社交、渴望沟通、渴望触
碰，但又会不可避免地走入孤独。哪怕
未来能够研究清楚孤独的大脑机制，我
们依然需要面对孤独这一永恒的命题。
在这样的视角下，科学也是人文的。

或者说，人的问题，正是科学所关
心的问题。因此，刘鼎写下的实验室理
念第一条便是：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最近，刘鼎实验室的几位同学正在
组队参与由中国人民大学和西湖大学
共同发起的未来人类项目。他们的课题
是“虚拟社交是否能满足未来人类的社
交需求”。

他们想探究，在人工智能（AI）陪伴
日益崛起的今天，虚拟陪伴到底能否满
足人类的社交需求。如果可以，未来会
出现哪些潜在社会问题。

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当刘鼎把自己的研究思考、对自身
及世界的理解一一讲出来的时候，不禁
让人疑惑，既然在科学上和生活上都已
如此通透，那面对现实的打击，还会痛
苦吗？
“肯定会。”刘鼎没有思考便立即回

答，“像我们这种体验派，对于痛苦的体
验和对于快乐的体验是平衡的。”
他最痛苦的时期在博士后的最后

两年。论文在审稿返修，找教职被提上
日程。两年里，他在全球投递了近 150
封求职邮件。发邮件不难，难的是要花
时间了解每一家高校或研究机构，再有
针对性地撰写个人陈述。
如果幸运地得到了面试机会，那在

面试的一两天里，就要跟面试机构相关
的老师一对一面谈，跟每一个人讲述自
己的研究工作，并了解对方的工作及特
点。接下来，通常还要进行一场小型学术
报告，应对大家的考察、提问。“这是对身
心的双重考验，大概率睡不好，精神高度
紧张，身体全负荷运转。”刘鼎说。

最让他难受的是，面试一家机构
时，收到了另一机构的拒信。“这个感觉
太差了。没有好的应对办法，就硬扛。”

如果说这些考验还能够凭实力应
对，有一些因素却让人无奈。去年，美国
高校的科研经费大幅削减，整个学术界
人心惶惶。具体到刘鼎所在的课题组，
有 4个人都在同时找教职。

当得到西湖大学的入职邀请时，刘
鼎告诉自己，就是它了！这里处处都是
一种朝气蓬勃的状态，充满了生命力，
这种感觉非常好。

进入人生的新阶段，刘鼎也开启了
新的尝试，他试图开启一种“去中心化”
的科研模式，让更多的人参与科研。

他通过社交媒体，招募了 14位宠
物主人、36只蜜袋鼯进入“实验环节”，
通过研究人员的在线指导，由主人们完
成蜜袋鼯的各种行为定量描述。

事实上，蜜袋鼯可爱的外表下，拥
有高度复杂的情感联系、丰富的声音交
流，以及紧密的群居社会结构。课题组

好奇的是，蜜袋鼯虽没有经过驯化，却
很容易和人类形成亲密关系，它如何形
成这种能力？

实验的背后隐藏着刘鼎更深的思
考：当大家都能通过一点点的动手实
验，获得一些新的见解和知识时，才是
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就像全民开启某一
项体育运动，是对这项运动最大的尊重
一样。科学不是被举过头顶、供人仰望
的。科学应当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平凡生
活中的一种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用来
产生所谓“伟大的知识”的手段。

做蜜袋鼯这样的课题，并非不务正
业，也并非支线末节。刘鼎表示：“人和宠
物的互动本就是社交需求的体现，人需
要宠物缓解孤独感，宠物需要人的社交
关怀。”
“如果做得好，它或许会成为主线

任务，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额外的资
源支持。到那时，就可以跳出指标的束
缚，自主定义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刘鼎说。

痛苦过后，开启新的尝试

受访者供图


